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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
,

物理和力学知识太少
,

这是一个大问题
,

别 的科学对形成数学直观是非常重要的
,

我

希望要注意交叉
,

注意其他学科的深层次的问题
,

有交流
,

有合作
.

2
.

要抓紧培养人才 的工作
,

做好教育工作
.

我感觉无论如何要把培养年青人的任务抓起

来
,

培养下一代很重要
.

做研究工作可能出现没有什么进展的时期
,

如果同时做数学
,

为国

家培养人就是贡献
,

把知识传播给年青人
,

这就是贡献
.

能使 自己 的知识更系统
、

更巩固也
就比较心安理得了

.

陈省身先生说
,

没有一个国家把培养研究尘的基地放到国外去
,

基地应

在国内
,

应该努力建设
.

我们不能仅是 自己拿到一些研究经费
,

自己做研究
,

而是要培养一

支队伍
,

.

建立一个基地
.

队伍和基地是很重要的
.

例如
,

维尔斯证明费尔马大定理主要是个
人的工作

,

但他学习了许多前人的工作
,

而且一个很重要 的环节是他和他的一位学生共同解

决的
.

所以没有好的学生
,

解决好的问题也很困难
.

现在年轻的同志也应该把教育
、

培养人

的工作抓起来
,

我们需要培养很多人
,

建立起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梯队
.

日子过得很快
,

不

抓紧培养下一代
,

年纪一大就来不及 了
.

3
.

集 中力量专心致志搞研究
,

这一点不容易
.

搞基础研究
,

搞核心数学的研究
,

在社会

上 固然有一部分人是理解 的
,

是重视的
,

但是相当一部分人是不理解的
,

困难是很大的
.

理

解 的很少
,

且报酬很低
,

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? 还应该坚持下去
.

有人说搞基础研究是坐冷

板凳
,

冷板凳还是要坐
,

要坐一辈子
,

这样才能有成就
.

我有一个学生现在在美国
,

他数学

做得非常好
,

但是现在在华尔街工作
,

我问他
,

数学做的很好为什么要去那里 ? 他说
,

有一

段时间
,

思考一个问题
,

天天去办公室
,

二个月
、

三个月过去了还是毫无进展
,

只有选择另

外的出路
.

人各有志
,

我不好说什么
,

但还是对他失望
.

搞基础研究
,

是很苦的
,

但要努力

坚持下去
.

无论如何
,

你们现在的条件 比我们当时好很多了
.

我们那时很少有国际交流
,

搞

基础研究
,

政治运动来了要受批判
,

说你脱离实际
,

现在也可能有人会说你无用
,

但不会受

到批判
.

现在国际交流明显增多
,

海外留学生也回国举办许多高水平的学术活动和进行合作

研究
.

现在条件好了
,

对年轻人有很多优待
,

基金资助向青年人倾斜
,

生活上陆续也有所改

善
,

希望大家不要动摇
,

要专心致志
.

当工作有成就后
,

社会活动可能会增加
,

可能让你担

任行政工作
.

如副校长
、

校长等等
,

这也要具体分析
,

有些是事业的需要
,

历史的责任
,

应该

予以考虑
,

必要时也得牺牲一下教学和研究
.

但一般而论
,

在年轻时期还是尽量不担任或少

担任行政工作为好
.

中国的人才了不起 中国的数学前途无量

国家自然科学天元基金学术领导少组组长 吴文俊

日程表上最后一个项 目
,

是由我做总结报告
,

感到很惶恐
.

因为在这几天的会上有那么

多的精彩报告
,

五花八门
.

报告会分成三个小组
,

我当然不能一分为三
,

好多都不能听
,

即

使听到的懂得也很少
,

不懂的倒很多很多
,

要让我来作总结
,

我不知如何总结好
,

感到很为

难
.

我想把这个题 目改一改
,

不是总结报告
,

就谈谈我的感受体会
.

第一个感受是关于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
.

基金委对数学事业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
,

特别是我们做数学
,

做基础数学
、

做核心数学
,

没有 国家基金委基金的支持
,

我看我们是没

法工作了
.

特别是许忠勤 同志在争取增加数学基金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
,

刚才许多同志都表

示了感谢
.

我想我就不再多说了
.

对第一个感受我想谈两点
,

第一
,

就是这次会的组织工作
龟 做得非常好

·

比如说
,

报告人那么多
,

主要是青年数学家
,

想完全认识是不容易的
,

现在每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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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报告一上来大家 自报家 门
,

自我介绍
,

然后再介绍 自己的工作
,

我想这么统一的形式
,

是

许忠勤同志事先关照大家用此方式来做的
,

所以一开头讲大家就明白了
,

是搞什么方向
,

做

什么工作 的
.

听的时候
,

对我来说马上就感到很清楚
.

因此
,

这次会开得非常好
二 第二点

,

我觉得通过许多不同的报告
,

体现出数学基本上是非常统一的
,

尽管五花八 门
,

可还是统一

的
,

我们的数学本来分成许许多多不同的学科
,

比如说数学所
,

过去以学科分室
,

有什么数

论
、

几何
、

代数
、

拓扑
、

泛函
、

函数论 … …
,

以前是一个科室
,

里边有这么许多学科
.

另外就

是微分方程
,

也要分成常微分方程
、

偏微分方程
,

分得这么细
,

不要说其他学科了
.

可是现在

我听了许多报告
,

可以给人一个印像
,

一方面数学好像分成许多不同的学科
,

一方面又是互

相渗透
,

你中有我
,

我中有你
,

分不清究竟是哪一个学科了
.

你想查书
,

按类别分成许多学科

类
,

.

比如 M R
,

您想查文献
,

也要分成几个不同学科
,

但是我们听到的许多报告
,

有的报告
,

放在哪一个学科都可以
,

可是也都不合适
,

没有一个学科合适
,

放在数论呢还是代数呢 ? 这

里面都有
,

各个学科都有
,

混在一起
,

非但是数学
,

各个学科之间互相贯穿
,

而且还跟理论

物理联在一起
,

有的工作
,

你说放在数学也可以
,

放在理论物理也可以
.

因此
,

在这次会议

的许多报告里所显现 出来的学科之间渗透的程度
,

是以往很少见的
.

这使我 回想起希尔伯特

在将近 1 00 年前的 1 900 年世界数学家大会上的 23 个问题的报告
,

就提到数学的统一
,

刚巧

我拿到邓东皋编的一本书
,

书里有希尔伯特报告的译文
,

我就念一段看 H il b er t 是怎么说的
.

他说
,

数学科学当然是丰富多彩的
,

范围广阔
,

数学会不会遭遇到像其他有些学科那样的厄

运
,

被分割成许多孤立的分支
,

他们的代表人物很难相互理解
,

他们的关系变得松懈 了
.

希

尔伯特讲
,

我不相信会有这样 的情况
,

也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
,

我认为数学科学是一个不可

分割的有机整体
,

他的生命力正是在于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
,

尽管数学知识千差万别
,

我们

仍然清楚地意识到
,

在围绕整个数学 中
,

使用着相同的逻辑压具
,

存在着概念的亲缘关系
,

等等
.

这次会议
,

真正体现 了这样一点
,

各个学科尽管有它的特点
,

可是并非独立于其他学

科之外
,

而是学科之间互相联系
.

这次会议有些报告写得很好
,

我的感受之一是这次会议充

分体现 了数学的整体性
,

一方面有独立的内容
,

一方面相互又离不开其他学科
.

第二个感受就是理论与实际的统一
,

也是一个统一
,

前面是数学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内

部 的统一 还有一个理论与实际的统一 理论联系实际这个问题本来经常提
,

通过这次会议

可 以看到
,

理论与实际经常结合在一起
,

表面上看
,

他所提 的理论与实际是没有关系的
,

可

是他证 出来的结果对实际是可以起很大的作用
二

所以在许多报告里
,

讲的可能是抽象的数学

理论
,

但可以把它应用到许多方面
.

举一些具体例子
,

马志明同志是搞概率论的
.

但是他把

马氏过程运用到了金融方面
.

还有搞偏微分方程的
,

偏微分方程解 的存在唯一性用到许多数

学工具
,

可是一下子也跑到金融方面去了
,

这是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的具体实例
.

还有我们

搞拓扑的
,

拓扑中的打结问题
,

本来是神而又神的
,

现在生命科学中的 D N A 牵涉到打结
,

这

种例子还很多
.

还有数论
,

这是最古老的而且最神 的学科
,

现在的数论就不一样了
,

它已经

渗透到 (比如说这段时间报纸刊物上经常提到数论的一些应用
,

数论中最简单的分解因子可

以用到) 信息安全之中
.

我不知是不是
,

反正说明了这样一点
,

看来表面上完全跟现实毫无关系
,

可是它对实际

应用起了非常大的作用
,

道理就是这样
.

数学考虑 的是数与形
,

数与形到处出现
,

数学就是

通过数与形与现实世界发生联系的
,

可以对现实世界种种问题起到作用
,

有远见的人应该认

识到这一点
.

数与形看起来是纯粹数学
,

可是对许多实 际问题甚至对国防安全都会起很大作

用
.

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
,

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很多数学家被征调到国防部门效劳
.

我是搞

拓扑的
,

我注意到
,

英国的拓扑有一个很大的 J H C W b u t e b o
ad 学派

,

提到拓扑完全是神而

又神的
,

可是在世界大战中
,

有很多 W b ut eb ao d 的大弟子被征调到国防部 门去了
,

至于他们

在那里干什么
,

我也不确切地知道
.

另外美国最早的大数学家 G eo r ge iB kr h o ff
,

他 的儿子小

B ir k h o ff 本来是搞 的格论
,

是纯粹数学里边最纯的部分
,

可是他跟我讲
,

在二次大战时
,

也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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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调到国防部 门
,

他说他在国防部门搞了三个工作
,

恰巧是海陆空三个工作
,

为国防起作用
.

我不知道他具体怎么做
,

反正他的数学的头脑
,

他的数学的思想
,

他的数学的方法
,

到了国

防部 门起了一定的作用
,

而且他具体做出东西来了
.

我还可以举一例子
,

卫星上天是苏联第

一个实现的
,

那个时候
,

我正在波兰 (波兰的拓扑很强 )
,

1 95 7 年的一天早上
,

B or s

nk 教授跑

到我住的地方
,

他说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
,

卫星上天 了
,

这对世界和平将起很大作用
.

因为

苏联的卫星上了天
,

美国就发急了
,

美国的卫星老是上去了
,

掉下来
,

那么就要追查原因
.

艾森豪威尔下令美国追查原因
,

发觉并不是工业技术问题或是设计方面的问题
,

而是基础迪
论没有搞好

.

所 以为了要卫星上天
,

参与竞争
,

不是单纯在工业技术方面下功夫
,

而要把基

础理论抓起来
.

因为这样
,

开始大量招收数学和物理的 P .h D
,

这给我的印像很深
.

他们加强

基础理论
,

加强数学与理论物理方面的投资
,

我说这才叫真正有远见
.

从诺贝尔奖也可以看

出
,

它是基础理论的奖
,

不是发明奖
、

技术奖
,

而是理论奖
,

可是它起的作用没法估计
.

所以

要真正认识到应该强调基础理论的研究
,

理论和实际是矛盾的统一
,

是两个不同的方面
.

我

们搞基础理论的应该心安理得
,

天下无事
,

我就搞我的 1 + 1
、

费尔马定理
,

没关系
,

天下

有事
,

这时候你就不能这么搞了
.

一旦有征调的任务
,

你得献出你的才智来
,

为国家效劳
.

我想
,

一方面我们应该安心做我们现在的工作
,

一方面随时准备上战场
.

现在真正的战争威

胁不是摆在面前吗 ? 科索沃事件
,

南斯拉夫被支解
,

南斯拉夫本来也是一个大国
,

可是现在

斯洛文尼亚独立了
,

克罗地亚独立 了
,

马其顿独立了
,

波黑独立了
,

现在轮到科索沃
,

下一

个可能是黑山
,

能把南斯拉夫支解
,

也能把我们支解
,

这不是现实吗 ? 我们知道过去有八国

联军
,

现在是新八国联军进军科索沃
.

所以我说我们一方面安心地干我们现在的工作
,

但要
随时准备

,

真的八国联军来支解我们
,

我们还是在屋子里
,

这当然说不过去
,

不像话了
.

对

于理论和实际
,

应该理论与实际是统一的
,

是通过数与形有机的联系起来
,

在这次会议的报

告里就有许多这方面的工作
,

我一下子说不清楚
,

有理论有应用
.

比如说
,

我听了图论的报

告
,

里边讲了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
.

数论与图论一样
,

都是最原始最简单的
,

可是提出

的问题是非常难 的
,

数论是这样
,

那当然例子很多
,

图论也是这样
.

例如
,

用圈把一个图覆盖

起来
.

我想这完全是纯理论的
,

可是以色列农业管道工程
,

管道联接
,

如何使它效率最高
,

就与圈的覆盖有关
,

这要用到图论
,

这不是具体应用吗 ? 数论
,

我刚才说过
,

分解因子
,

一

个整数怎么分解因子
,

国家保密安全
,

都牵涉到跟它的关系
,

我想许多例子在讲演中都有
,

理论和实际应该是统一的
,

我们不要再在这个问题上多争论
,

我们干什么工柞
,

就做好这个

工作
,

我们应该相信我们做 的工作是有意义的
,

是有用的
,

问题是怎么样做好 ? 这才是我们

急迫的事
.

第三个感受
,

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
,

是一片废墟
,

这等于要从一张白纸上重新画出新局

面
,

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20 多年
,

面貌完全不一样了
.

本来人很少
,

现在是 60 几岁
,

当

时 3 0 几岁的人
,

没有几个人在搞数学
,

过了十多年
,

重新抓起来
,

没有那么简单
,

脑力劳动

不是一件简单的事
.

重新恢复
,

要从大学
、

研究生慢慢 的培养起来
,

需要一段时间
.

可是就在

这一段时间
,

涌现出一大批人才来
,

中国的人才资源是非常丰富的
,

只要给它一定的条件
.

现在的条件是很苦的
,

可是只要有这么一点可以成长的土壤
,

不一定很肥
,

它一定可 以 自然

成长起来
.

现在的局面就是这样
,

一大批人
,

这些都是 3于 50 岁的
,

其实 20 岁的人还有一大

批在那里
.

这次会上介绍的工作都非常出色
,

我听懂的很少
,

大部分不懂
,

但可听出来
,

确

实做 出了相当出色的工作
,

所以我和有的同志议论
,

我们眼前的当务之急就是 20 02 年的世界

数学家大会
.

当然我们 国外有一批相当大的力量
,

但我们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他们身上
,

主要靠我们 自己
,

我们应该拿出一些像样的东西到会上去
.

通过这次会议
,

我们和一些同志

议论
,

我们完全可以向世界数学会提出比较 多的人作 45 分钟报告
,

当然也要争取 1 小时的报

告
,

目前争取菲尔兹奖现在还不太现实
,

刚才马志明说十几个
,

我们就说十个吧
,

通过这次

大检 阅
,

我们对 自己的力量增加 了很大的信心
,

我想我们可以提出十个或者更多人
,

送到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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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数学会的 Pro gr a m oc m m i ttee
,

请他们讨论
,

当然接受多少
,

接受不接受
,

权力不在我们
.

可是我们有权力把工作做得更好
,

把过硬的东西送到那里去
,

使得他们不得不接受
,

这样的

权力在我们
,

做出好的东西
,

使他们哑 口无言
,

只好接受
,

这要靠大家的努力
.

通过这次会议
,

看到了大家的努力
,

我想应该有一定的条件
,

不一定 100 %
,

但有相当的可

能做到这一点
,

通过这次会希望大家努力的做好
.

另外还有一点
,

就是谷超豪刚才提到的
,

我

们也有不足之处
,

我也有这样的感觉
,

我们做的很出色
,

可基本上这个领域是人家开创的
,

问

题也是人家提 出来的
,

我们做出了非常好 的工作
,

有些把人家未解决的问题解决了
.

,

而且在

人家的领域作出了使人家佩服的工作
.

可是我觉得还不够
,

我们应该开创我们 自己的领域
,

我们要提 出我们 自己的问题来
,

问题不能总由人家提
,

希尔伯特 1 9 00 年的报告在开头提出了

两个问题
,

一个是费尔马大问题
,

一个是三体问题
.

费尔马大问题从希尔伯特演讲到现在将

近 100 年
,

这个问题解决 了
,

但三体问题还悬在那里
,

可是不管是费尔马大问题也好
,

三体

问题也好
,

都是国外的数学家在他们的了作过程中提出的问题
,

就算我们能够解决或者在解

决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
,

但至多是第二手的
,

不是第一手的
,

最重要的是如何开创我们 自

己的领域
,

创造我们 自己 的方法
,

提 出我们 自己的问题
,

这些问题不一定要我们做
,

让人家

做也可以
,

我们说这个更重要
,

这当然不是现阶段的事情
,

不是 20 0 2 年的事情
,

可是我们现

在讲到 21 世纪
,

讲到更远的事情
,

我们要争取尽早
、

尽快的成为数学大国
.

要达到这一 目的

就不能仅仅在某一热门领域中做出非常好的东西
,

或者人家有什么猜想我解决了
,

我觉得这

还不够
,

我们要看到当前的任务是 2 00 2 年
,

从长远看我们要创新
,

我们要有 自己的路
,

我们

要有 自己的方 向
,

自己的思想
,

不能完全跟着别人
.

即使你做的再好
,

也还是第二流的
,

不

是第一流的
.

通过这次会议使我们更加增加了信心
,

在短短几年中就达到现在的水平非常不简单
,

我

的感受是中国的人才了不起
,

要发挥人才优势
,

我们 的不足
,

还要想办法克服
,

以便进一步

提高
.

数学天元基金设立十周年报告会在京举行

数学天元基金设立有十年 了
,

十年来
,

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和天元基金的稳定持续支持

下
,

经过全 国数学界的共同努力
,

中国数学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
,

、

中国数学取得了巨大

的进步
.

为展示天元基金资助下所取得 的数擎成果并 向国庆 5 0 周年献礼
,

为总结天元基金的工

作
,

展望和筹划下个世纪数学的发展
,

使得 21 世纪中国数学能更快地发展
,

早 日实现率先赶

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宏伟 目标
,

特别是争取 2 0 0 2 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数学家大会上中国数学家

有较好的表现
.

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数理学部于 19 9 9 年 6 月 21
一

23 日在北京召开了数学天元

基金设立十周年成果报告和工作讨论会
.

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
.

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王乃彦和梁森
,

第一届基金

委员会副主任师昌绪
、

胡兆森和胡国定
,

国家科技部基础司副司长邵立勤
,

国家教育部科技

司副司长谢焕忠
,

国家基金委国际合作局副局长常青
,

政策局副局长赵学文参加了第一天的

会议
.

出席会议的数学家有
:

数学天元基金学术领导小组成员吴文俊院士
、

王元院士
、

谷超豪

院士
、

杨乐院士
、

张恭庆院士
、

石钟慈院士
、

严士健
、

齐民友
、

李克正等教授
;
数学学科评审

组成员林群院士和袁亚湘
、

张尧庭
、

章梅荣
、

周青
、

石生明
、

杨向群
、

陈叔平
、

陈永川
、

李开

泰
、

陆洪文
、

尹景学等教授
.

中国数学会的主要负责人马志明院士
、

刘应明院士和李文林
、

任南衡教授
,

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梓坤
、

周毓麟
、

胡和生和陈翰馥
,

80 多名国内优秀的中青年


